
一场秋雨，带着清凉和温柔，把秋天
的大门打开，也送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国
庆长假。

假期本应是放松与享受时光的，与其在
拥挤的景区随波逐流，不如回乡下浇水种
菜，去山中与大自然约会。

吹着十月的风在家门口溜达。门前的
桂花树上，桂花如同点点繁星，嵌在翠绿的
枝叶间，香气一把将我抱住。春天时，婆婆
将一个已经烂掉的老南瓜随手丢在围墙边，
不经意间，竟长出了一丛南瓜秧，没多久，便
有几枝藤蔓顺着围墙爬到邻家院子的樟树
上。这时节，它们已爬到了樟树顶端，几个
半熟的南瓜在绿叶间晃荡，成为摇曳生姿的
秋色画卷。邻家门前的鸡冠花开得炽热，鲜
艳夺目的红色尽显生命活力。

门前的稻田已收割，只剩下参差不齐的
稻茬，在秋风中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与来年的
期待。此刻的田野，少了往日的喧嚣与繁
华，却多了几分沉静与安详。

扛起农具，体会汗滴禾下土的劳作，听
蔬菜生长的声音，也是人生一道丰美之景。
立秋前后，一粒粒种子，带着我和老公的殷
切期望，扑入泥上的怀抱。如今，萝卜白菜
的叶子已将地面遮得严严实实，牛皮菜、乌
塌菜也长出了几片叶子，红菜苔和白菜苔的
苗，已到了适宜移栽的高度。地是早就挖好
了的，现在只需整畦、打窝、浇水，就可以栽
了。每当手指轻触湿润的土壤，我的心中便
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仿佛看到了不久

之后的郁郁葱葱。栽菜一般是在傍晚，可以
降低菜苗的蒸腾作用，提高成活率。菜栽好
后，白天还需用遮阳网覆盖一段时间，防晒
防虫，到了傍晚再揭开遮阳网，让菜苗在晚
上吮吸露水。这样早盖晚揭，早晚浇水的重
复，极具韵律感，让我们乐此不疲。

除了在菜园里耕作，去山中寻“宝”也是
我在节假日里极喜欢做的事。

家乡的山山水水，都如同细腻的画卷，
一帧帧、一幕幕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板栗磨菇在哪寻得到，早已了然于胸。

捡磨菇的乐趣在于探索和发现，有句俗
话说蘑菇原地生，于我而言，探索的时候不
多，发现的惊喜常在。有时看到一个蘑菇，
弯腰拨开四周的草丛，却发现前面还有一
片。那种惊喜，如同发现了大自然的秘密宝
藏，总让我忍不住拍下视频，和好友一起分
享这份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时坐在在林边
的草丛上休息，不经意间的一扭头，却发现
了草丛中居然有一片生机勃勃的蘑菇群，那
又是另一番惊喜了。

再也没有比国庆长假更适合捡板栗的
时间了。此时的板栗球在秋光中笑得龇牙
咧嘴，迫不及待地挣脱束缚，从裂缝中跳跃
而下，落在枯叶上、草丛中、水沟旁，闪烁着
诱人的光泽。板栗从手里滑入袋中那一刻，
收获的不仅是沉甸甸的果实，更是满满的成
就感。

长假第六天，邀上几个文友来家中相
聚。老公不仅会种菜，还会做菜。他做的板

栗土鸡汤是一绝。老公将切好的鸡块放入
土罐，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煨，待鸡汤散出肉
香时，加入剥好的板栗，慢慢炖煮着，很快香
气便弥散一屋。蘑菇则用五花肉炒，蘑菇的
鲜美与肉的醇厚在老公的锅铲下完美融合，
肉片吸饱了蘑菇的精华跃上餐盘，令人垂涎
欲滴。炒上几个青菜，再开一瓶老酒，便是
一场盛宴。轻酌浅尝间，都是对生活的品味
和友情的致敬。

正如苏轼说的，假日清闲，莫过于此，与
知己共饮，品酒谈文，人生乐事也。

长假的最后一天，提上一篮早上捡回的
蘑菇，在老公的陪同下去看母亲。此时的蘑
菇带着大地的芬芳和夜露的清新，显得格外
娇嫩欲滴。从我进门那刻起，母亲眼中一直
闪烁着光芒。我花了近两个小时给她熬了
一锅蘑菇粥。母亲吃着，笑着，笑声很大。

长假时光，在放松和美好中流淌。删繁
就简的日子，正是我喜欢的模样。

长假时光 ■喻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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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乡贤
与一座古村落（上）

■李专

王定钊出生在一座老房
子里。

房子雅名迪德堂，占地一
千三百多平方，由正屋和横屋
组成，抬梁构架，穿斗木构，内
有 16 个天井，50 多间厅房。
正屋和横屋的门楼分别楷书

“槐轩”“业振瑯玡”大字，折射
出昔日王氏家族的显赫。

王定钊却是大宅门里贫寒
子弟，15岁辍学外出打工，几
经商海沉浮，到25岁时就积累
了百万家财。

虽然只有初中毕业的底子，
文化情怀却很浓郁，因为出生在
传统文化浓郁的古村落里。身
在异乡的他，故乡的古街、古宅、
古井、古桥、古庙、古河道，时时
浮现在他的脑海。他从孔夫子
旧书网淘来《兴国州志》《阳新县
志》《通山县志》《武宁县志》等几
十本故乡周边的方志和资料书，
日夜捧读，既解求知欲，又慰乡
愁。一日，他在一书中读到：

“1938年10月17日，阳新县城
沦陷，县政府被迫迁入燕厦江源
村，迪德堂为办公区”。后又了
解到：土地革命时期，迪德堂对
面的老宗屋是子英乡苏维埃政
府办公场所……

洪港镇江源村，共遗存古民
居11栋，总建筑面积两万平方，
其中明代建筑占大半。著名建
筑有迪德堂、老宗屋、义筹老屋。

迪德堂面阔八间，进深四
重，因深厚的人文底蕴而卓尔不
群。房主王迪吉是进士而没有
当官，却当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乡
村教育家，他教的学生考中举人
的有三十多个，考上进士的有七
人。他去世时，前来为其送葬的
顶戴花翎学生就有17个。老宗
屋面阔五间，一进四重，总面积
三千平方，前有跑马场，后有小
花园。高大的门甲为荷花绿大
理石经过银锭打磨而成，天井台
面由长条大理石镶铺。义筹老
屋以内部装潢考究而在百里十
乡首屈一指，更因为它的另一个
名字叫纯寡妇屋而流芳久远。

江源村现存最著名的这三
座古建筑，其大门门框都是大理
石材料。老宗屋，始建于明朝隆
庆年，二重天井是一个近百平方
米的顺长天井，天井台面为长条
大理石镶铺。建于清末的江源
义筹老屋正面大门也是大理石
门框。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
月竣工的迪德堂，大门框为长条
大理石镶造，框面经银锭打磨，
光可照人。老宗屋二重正门高
大的门框，即为惊艳今人的荷花
绿大理石经过银锭打磨而成。

1960年代，通山人在修公
路时“发现”了大理石，并迅速
发展壮大成一个先后有十万人
从业的支柱产业。这时的“发
现”其实是一种“重新发现”，是
一种现代产业化的发端。

江源老屋的大理石应用，
恰好成为通山大理石产业的

“文化底蕴”。
——选自《路自通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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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有别于寂寞，这是无疑的，寂静指
听觉，指周围环境，而寂寞则指感觉，属心灵
部分。不过，在寂静中往往能够体味寂寞心
情，寂寞的感受却不一定来自于寂静，许多
时候，在喧嚣里，在人海中，尤能感觉这寂寞
的滋味。寂静宜于清修与休憩，寂寞宜于独
享，人在寂寞中最能体察自己的心灵世界也
最能感应周围的世界，如果寂寞又加上寂静
之境，则庶几近乎人生的大境界了。

论及寂静，我以为金圣叹有一首题为《野
庙》的诗写得最绝：“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
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在一片沉寂之
中，野庙里只有四壁的僧衣静如夜色，只有飞
虫于佛面悄行，这简直就是一种枯寂。金圣叹
写这首诗时，心境一定如荒郊古井，意识里全
然是一片无声无息的禅境佛境，好在尚有“夜
雨”与飞虫做伴，否则夜宿野庙会精神崩溃
的。大凡寂静之境在红尘中难以觅得，故而
古人笔下总将它与深山或老刹联系，如王维
名句：“鸟鸣山更幽”“空山人语响”。空山人
语，鸟鸣幽谷，自是寂静空幽之至，这等境界，
令人身心愉悦。王维喜登山，诗画入神，在他
活着的时候可谓十分得意，寻幽是余兴，是一
种心理上的调节，钟鸣鼎食，朝歌暮舞，未免
富贵俗艳有余而幽雅不足，所以去空山听听

鸟叫，临水发发感喟，应算人生一境。而金圣
叹却只能在枯寂中抚摸自己的伤口，他是有
着一腔忧患意识的。故虽都写寂静，心境却
不一样，寂静的味道也不一样，空山闻鸟语，
静而且美；“四壁挂僧衣”却是寂而不祥了。
写其寂静，抒己寂寞，字里行间均可体味。

记得贾岛也有一句诗，甚为有名，即“鸟宿
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写的也是一片寂静之
境。夜深人静，明月如霜，鸟也睡了，只有孤独
的一个和尚在敲着月照的寂寂山门。虽是大
寂静，却未免失了一种心绪，不似金圣叹的枯
寂也不如王维的静美，有点为写寂静而寂静
了，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境的映照。倒是“落
叶满长安”名句，却道尽了秋天萧索寂静的大
境界，在意境上苍凉沉郁，几乎让人感到一个
偌大长安只余满城如蝶的黄叶，唯冷寒的秋风
一阵阵刮过，不见人迹。这闹世中的大萧索大
寂静，见出诗人悲凉的内心，便很让人震撼了。

但写寂静最为杰出的，我以为要算张若
虚，因为他的《春江花月夜》诗，流传后世，那
种寂静悠远，那种空灵伤感，堪谓绝响，旷古
无后。以其诗谱曲的古筝曲，更是于寂静中
听出伤怀，于悠远中听出心的颤音。春江夜
月，万簌皆杳，一人独立江畔，伤怀古今，感
喟生死，宇宙恒久，人生无常，是以胜过金圣

叹、王维、贾岛多多，应无异议了。
历代文人似乎对寂静之境有所偏爱，所以

有数不胜数的诗文都对它有着描述。陶渊明好
静，静中饮酒采菊或读书，他认为“此中有真谛，
欲辩已忘言”。静境于雅士高人、诗豪墨客，似
乎都有陶渊明这种体味，喜静不喜动，于静中取
动，抵掌观心，独享寂寞，顿悟平生，冥思禅意，回
望从前……寂静中的人生，是可以让心灵出尘
优游、神驰八极的。在寂静中求得一种心情，求
得一种完美，求得一种超越与觉悟。

寂寞似乎也有寂静这种功能，但寂寞许
多时候却令人难堪。寂静总是让人愉快，并
且让心清醒。寂静是供人休憩的有形无声
的驿站。人许多时候都厌恶喧哗和噪嚣，厌
恶那种声色犬马，甚至虚应故事的应酬，灯
红酒绿之后，奔波红尘之后，大抵想寻找一
处寂静且优美的所在，休息疲惫的肉体与灵
魂，只有在寂静里，人才会忽然找回自我。

寂静或寂寞的人生，都非我们所求，一
种是时空一种是心情，我们的人生原本是
无所不包或什么也没有包涵，生与死只是
形式，喜怒哀乐才是内涵。但什么才是真
正为我们心灵所需的寂静的空间呢？张若
虚描述的？还是王维、贾岛或陶渊明式的？

我似乎知道。

■吴梅芳母亲的家常菜

每到星期五，乡下86岁母亲就会打来
视频，问我们周末是否回家，她好准备菜。

记忆中，母亲的家常菜始终散发着醇厚的
味道，如同一束永恒的光，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厨房，是母亲的舞台。那一方小小的
天地，承载着她对家人无尽的爱。每当她
系上围裙，站在炉灶前，就仿佛一位神奇的
魔法师，将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佳肴。

母亲的家常菜，没有华丽的摆盘，没有
昂贵的食材，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一盘
普通的家常豆腐，用菜油煎至两面金黄，加
入小葱和生抽焖煮一会，散发出浓郁的香
气。出锅后的豆腐，一青二白，口感软糯，
每一口都饱含着家的味道。

红烧肉，是母亲的拿手好菜。精选的五花

肉，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在锅中煸炒至金黄
色。加入各种调料，小火慢炖，让肉充分吸收
调料的味道。经过漫长的等待，红烧肉终于出
锅了。那红亮的色泽，让人垂涎欲滴。咬上一
口，肥而不腻，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

还有各种清炒时蔬，嫩绿的青菜在锅
中快速翻炒，仿佛在弹奏一首美妙的乐
章。看似简单的一道菜，却蕴含着母亲对
家人健康的关心。

母亲最喜欢做的汤是排骨煮粉藕。每
当谁家宰土猪的时候，母亲就买上十几斤排
骨，分袋装好保存在冰柜。到周末，就买两
节粉藕，配上一袋排骨在铁鼎锅里用柴火
煮，先大火煮开，再用文火慢慢熬。我们到
家时，露出一条缝的鼎锅里“咕嘟咕嘟”直

响，肉和藕交织的香气随着一阵阵蒸气散发
出来，舌尖上的细胞便开始活跃。上桌时，
先来一碗排骨藕汤，身心感到无比慰贴。

当然，桌上也少不了一盘母亲自制的
腌菜，不管是腌萝卜，还是腌菜叶，都香脆
可口。吃腻了荤菜的时候，再吃几口腌菜，
这一餐就圆满了。

母亲的家常菜，不仅是满足味蕾的美
食，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当我们拖着疲
惫的身躯回到老家，看到餐桌上热气腾腾
的饭菜，心中的不快顿时消散。那熟悉的
味道，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无论外面
的世界多么喧嚣，家永远是最宁静的港湾。

母亲的家常菜，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
道。它将伴随我们一生，成为最珍贵的回忆。

■郑安国我心寂静


